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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研究

共和后期罗马公民社会道德滑坡

原因的历史考察 ①

杨俊明
(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社会道德的演变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共和后期，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与霸权的确立导致罗马国家

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巨额财富和东方文化传入罗马，加之国家监督功能的削弱，瓦解了罗马民族引以为荣的传

统美德，导致公民社会道德急剧滑坡，从而深刻地影响了罗马帝国的发展进程。

关键词:罗马公民; 社会道德; 滑坡

中图分类号: K50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7835( 2014) 01 － 0111 － 05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to the Decline of Ｒoman Citizens'
Social Morality in the Late Ｒoman Ｒepublic

YANG Jun-ming
(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Abstract: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moralit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specifically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the late Ｒoman Ｒepublic，the victories from conquering the foreigners and the established hegemony led to pro-

found changes in the country． With the huge wealth and the Oriental culture having been brought in and the

weakened national supervision，traditional virtues that the Ｒomans were so proud of collapsed． Citizens' social

morality declined rapidly，which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Ｒom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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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道德植根于一定的社会土壤，有特定的历史背景。社会道德的演变与特定的历史环境密切相

关。共和后期，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与霸权的确立导致罗马国家内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持续的海

外扩张使得罗马迅速聚敛了大量土地、财富和劳动力，奴隶制经济发展与小农经济破产则瓦解了传统道

德习俗赖以维系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此同时，来自东方外部世界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

是以享乐为内容特征的希腊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的有力传入，也推波助澜地加剧了罗马传统道德理

论的败落”［1］65，导致公民社会道德急剧滑坡。当时，贵族滥用自己的权力，平民滥用自己的自由，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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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为自己的利益所驱使，“祖先的道德荡涤殆尽，好似秋风扫落叶”［2］71，“时代变得黯淡无光，贪欲横

流”［3］213。

一

对外征服战争的胜利给罗马人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战俘，致使奴隶价格暴跌，以至于出现了奴隶“像

撒丁尼亚人那样便宜”的谚语［4］XLI，28，8 － 9。据估计，“公元前 202 年至公元前 52 年之间被抓的战俘至少

有 516 130 人，这还不包括高卢战争中的 100 万俘虏”［5］273。公元前 225 年，意大利人口约 400 万，其中

奴隶约 60 万，占总人口的 15%［6］60，到“公元前一世纪末，意大利有二百万( 甚至三百万) 奴隶。奴隶的

数字占所估计的意大利总人口的 35%到 40%”［7］6。

当时，奴隶制经济空前繁荣，奴隶遍布各个生产部门。数量众多的奴隶使罗马人从繁重劳动中解脱

出来，开始享受生活与财富。一位颇有名望的政治家曾告诫自己的兄弟:“不管去哪里都要随身携带一

大批奴仆，这样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地位和身份。”［8］78 － 79大批奴隶投入生产劳动，使罗马人摆脱了辛勤的

劳作，拥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体验乐趣。罗马人由从事农耕的生产者变成了贪图享受的享乐者。另

一方面，由于罗马人重视土地，认为只有荣誉的人才配得上耕种土地，而如今“同样是这些土地，皆被那

些双脚带着镣铐的奴隶、犯人和脸上打着烙印的人耕种”［9］XVIII，4。这些被剥夺人格与荣誉的人，罗马人

是不屑与之为伍的; 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因此被视为是低贱的。这使得他们认为从事与跟奴隶一样的耕

作与劳动是不名誉的，是一件有失身份的事。可见，罗马人抛弃了祖辈热爱劳动的美德。

战争不仅给罗马带来了霸权与奴隶，也带来了滚滚不断的巨额财富。罗马几乎征服了地中海地区

的所有强国，掠夺的金银财宝之多，勒索的赔偿金之高，是古代世界所罕见的。据记载，公元前 2 世纪，

罗马国库每年收入的 3 /4 来自战争赔款，另有 1 /4 来自行省公共土地的税收。公元前 2 世纪后期，西班

牙行省向罗马上缴的金额总数比罗马公元前 2 世纪获得的全部战争赔款和战利品的总和还要多［10］263。

据统计，公元前 200 至公元前 157 年间，罗马国库收入达 6． 1 亿狄纳里乌斯，其中光接收战争赔款、掠夺

财物、外省税收就达 3． 9 亿狄纳里乌斯［10］67，141。正如英国学者卡里所说，“罗马胜利的直接经济效果是

地中海财富突然而有害地集中到罗马人手中”［11］57，使罗马人的身体和心灵变得软弱无力，并带来道德

败坏的后果。很多臣服于罗马的国王弥留之际，都纷纷将自己的国家赠送给罗马。公元前 132 年，阿塔

罗斯临终之际将他的亚细亚王国赠给罗马，这一遗产对罗马道德打击很大，对罗马风气产生了不良的影

响。此后，罗马人追求财富和声望的动机越来越多地纠结在一起，人们开始毫无顾忌地将精力集中在对

国王财物的购买上，人民不但开始羡慕而且开始觊觎外国的富裕［9］XXXIII，9。

“当罗马统治的对手迦太基已经被彻底摧毁而罗马人在所有的海洋和陆地都畅行无阻的时候，命

运却开始变得残酷起来，把我们的全部事务搅得天翻地覆。”［12］100摧毁迦太基导致罗马人为了奢侈而忘

却了美德; 由于奢侈，一个“在公正和卓越方面天下无双”的政府，已经变成了一种残酷和无法容忍的僭

政［13］38。因为“对外进行的胜利的战争，教会了我们浪费别人的财产，国内的胜利又教会了我们浪费自

己的财产”［14］176。公元前 167 年免除直接税后，“罗马伟大的先辈们，已经习惯于获得稳固的战争赔偿

金和大量的土地，来作为对罗马公民流血牺牲的回报。而且保守派抨击的目标不仅直接指向这一政策

本身，也指向了这些战争引发的后果。众多财富流入罗马，对习于清贫、贯于节俭的罗马人的冲击可想

而知。巨额的财富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消费这些财富。先祖只教给他们如何节俭

持家，过标准的农夫生活。而且罗马人并没有希腊人那样从事绘画、雕刻、诗歌与艺术创作和哲学研究

的传统，他们在国内找不到任何客观的满足，导致他们在巨额财富面前惊慌失措。于是，他们开始笨拙

地模仿，通过观察或是道听途说希腊人和东方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然后恍然大悟，不用灌溉，不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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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葡萄枝就可以悠闲地享受东方美食，席间还可以观赏希腊艺术家的表演。平时也可以去广场听希腊

哲学家的讲演，去竞技场观赏角斗。酒馆、剧场、浴室是很好的消遣之处。由此人们对这种生活迷恋不

已，不加判断地全部吸收并加以模仿与追求。

随着财富的增加，生存环境的宽松，生活资料的丰富，个人享乐主义和独裁开始出现。苏拉获得国

家统治权后，“一切事物在好的开端后面出现了不祥的结果之后，所有的人便开始动手劫掠起来。有人

想弄到一所房屋，有人则想弄到土地; 胜利者放肆之极又不知节制，他们凶残可耻地残害自己的同

胞。”［12］101罗马的社会秩序日益混乱。下层民众则表现为对金钱的追逐，对个人享受的贪欲以及对社会

责任的漠视。新一代罗马人虽然继承着世界主人的地位，但却没有时间或根本就不愿去保卫它，罗马公

民保家卫国的热情已经消失。土地集中在少数贵族手中，失去土地的流民沦落在罗马的贫民区中，热衷

于粗俗文化。

二

务实的罗马人曾经是勤劳的农民，忠诚的战士。然而，平静的农夫生活在对外征服过程中经过外来

思想与习俗的侵染而变得支离破碎。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不断遭到希腊文化中堕落因素的侵蚀而逐渐

消失。希腊文化将宗教与喜剧给与罗马平民，道德、哲学及艺术则给与上层阶级。征服马其顿以后，希

腊和亚洲的俘虏、奴隶、难民、商人、旅行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教师及演说家潮水而至。罗马人开始

接受希腊文化，对此，传统的罗马人深为震惊，他们不是为窃取而抱怨，所怨的是那些“懒惰”和“无益的

谈话”，因为那些一向勤劳的市民，现在居然放下工作，“浪费时间用在检验和评论风雅的琐事。”［15］570以

至于元老院不得不采取措施对付那些过分激烈地和淳朴风习相抵触的人们。公元前 173 年，希腊哲学

家被驱逐出罗马，理由是他们提倡享乐主义。公元前 161 年元老院又下令“不许哲学家及修辞学家留

在罗马”。

作为拉丁民族的一支，罗马人认为分享其他拉丁民族的信条是顺其自然的事，因此当他们遇到不能

回答的问题时，便主动在邻居的生活中找答案［16］19。希腊文化传入罗马，对罗马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

响。共和末期社会风气的演变更是深深地打上了希腊文化的烙印，希腊生活方式对富裕的罗马人影响

日甚。公元前 3 世纪，希腊化的戏剧、歌舞传入罗马。罗马贵族的日常生活逐渐希腊化，“罗马的显贵

和富豪对于各种好东西———优美的环境、美味的菜肴、精美的衣着、希腊的文学———感到了兴趣”［17］314。

正如贺拉斯所说:“被征服的希腊把她那粗鲁的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并把艺术带给了那未开化的拉

丁姆。”希腊社会中追求人生快乐和生活享受的思潮在罗马深入人心。尽管小迦图以自己的严厉与简

朴来力图扫除罗马人的腐化堕落，然而，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罗马人仍然在纸醉金迷中流连忘返，在

醉生梦死中通宵达旦。从此，“世界的局面改变了，浑厚淳朴的罗马古风业已荡然无存。”［14］5罗马人不

仅学习希腊，对东方文化及生活方式也羡慕不已。从东方征战归来的战士带回了外国的奢侈品，如青铜

卧床、价值昂贵的床罩、花毯和其他亚麻产品以及奢侈型的家具等。宴会则由弹琵琶和竖琴的舞女演奏

助兴［17］363。罗马人开始学会享受与攀比。此前，罗马“既没有邪恶，也没有犯罪。天真无邪且又古朴的

牧人习俗还未被玷污，还未遭受腐蚀。”［18］47对东方征服的胜利，带回的是巨大的腐败和东方罪恶的种

子，此后年轻的罗马人受外国风俗的影响，把他们的钱全部用来满足性欲、饮酒作乐与享受美食［19］177。

贵妇人则用这些珠宝打扮得珠光宝气而招摇过市，那些金光闪闪的丝绸不仅穿在女人身上，也披到了男

人身上。罗马公民难逃物质与享受的诱惑，纷纷拜倒在这种奢华的生活方式之下。“东方用它的娱乐

放荡软化了苏拉的战士，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19］92，“财富把贪婪给了罗马，寻欢作乐的机会多了，使

人沉湎于声色，毁了自己也毁了国家”［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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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文化的传入既丰富了罗马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罗马人的生活质量，也给罗马人带来了诸

多不良影响。任何文化都有其长处或短处，因此在引进外来文化时，应该具备理性、成熟的眼光，采取批

判借鉴的方法，吸取精华，去其糟粕。遗憾的是罗马人在面对外来文化时只会本能地吸收，大多数人还

不具备批判审视的眼光，因此他们受到外来文化负面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

“古代‘高尚’的罗马人逐渐变成‘堕落’的民族，完全是外来影响造成的。”［20］69

三

共和末期，元老院内部的激烈党争使国家权力机构迅速堕落为追逐个人利益的场所。此前，担任公

职意味着自我牺牲，甘于奉献。现在，相对安宁的局势，舒适的享乐生活，使人们沾沾自喜地习惯在任职

期间进行敲诈勒索，大发横财。年轻的贵族以追逐功名、家族荣誉和战利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他们

积极参与官员的竞选活动，完全是出于个人利益而非考虑国家利益［21］213。堪称完美的罗马政治机制，

在人心不古的共和末期并未有效地遏制腐败。公元前 88 年，苏拉进军罗马，公开无视共和国的法律与

制度，用暴力取代合法斗争，并打破独裁官的任期限制，剥夺保民官的否决权，使保民官的参政议政权受

到极大的限制。苏拉独裁导致了绝对权力的产生，破坏了传统的权力制衡体制，他任意发布的“公敌宣

告”使罗马人心惶惶。由于急需财富和土地来满足自己的士兵，当时很多无辜的富人被指为公敌而遭

杀害。奥勒利乌斯为人友善、与世无争，就是因为拥有财富而被列入公敌名单而丧命［22］208。苏拉的行

为不仅绕过了元老院的讨价还价，而且还绕过了罗马法庭上的唇枪舌剑，直接诉诸于人性的贪婪与残

暴。其后果是灾难性的，那些出现在“公敌宣告榜”上的人几乎无一幸免。

元老院历来被视为共和国的良心和社会道德的楷模。但到共和末期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社

会道德的沦丧，元老贵族违反惯例，开始利用职权参加到贸易、高利贷和工业中来［23］3。事实上此前罗

马法律曾经规定: 为消除任何为个人利益而违反法律的行为，元老及其处于其权威下的配偶不允许收税

或经商谋取利益［24］16。随着一批商界出身的“新人”进入元老院，商人惟利是图的原则被引入政治领

域，从而彻底破坏了元老院内部的统一性。既然人们都根据利益原则及个人的政治前途来选择政治态

度，那么政治态度就不得不随着政治风浪的起伏而左右摇摆［25］。

和元老院一样，享有选举权的公民大会也丧失了其德行至上、公正不阿的品德。此时，罗马人任命

执政官“不再考虑德行，转而看重偏好。他们授予高位的，是那些知道如何讨人欢心的人，而不是那些

通晓如何克敌制胜的人。后来，他们更是等而下之，不再把这一官职授予有偏好的人，而是授予有权势

的人。这种体制的缺陷，遂使残存的美德也丧失殆尽。”［26］99谁为他们提供面包和竞技，他们就选谁; 完

全不顾被选举人的道德品质。“政治成了赚钱的行当; 表决可以买卖，判决也是如此。谁都知道走什么

门路可以辉煌腾达，或逍遥法外，但没人关心这样是否道德。”［27］61

监察官的社会道德监督职能也基本丧失。作为罗马道德的卫道士，监察官从产生的那天起，就负有

纯洁社会道德的职责，在罗马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自小迦图以后，再没有哪位监

察官能够出来捍卫传统风尚了，苏拉独裁时曾一度取消监察官，后来虽然恢复但权限大为缩小，成为荣

誉性的虚职。公民的道德成为一个法律死角。法律和道德监督的无力为共和后期罗马道德失控提供了

制度空间。

参考文献:

［1］褚新国．帝国的沉沦与救赎———塔西佗和他的历史世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奥古斯丁．上帝之城［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11



第 17 卷 杨俊明: 共和后期罗马公民社会道德滑坡原因的历史考察

［3］维吉尔．埃涅阿斯记［M］．杨周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4］Livy． From the Founding of the City［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6．

［5］芬 纳．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M］．马百亮，王 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6］Brunt． Italian Manpower，225B． C．—A． D． 14［M］． New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7］霍普金斯．征服者与奴隶［M］．阎瑞生，译．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8］Carolly Erickson． Civilization and Society in the West［M］． London: Scott，Foresman，1978．

［9］Pliny． Natural History［M］．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

［10］Frank． 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Ｒome( Vol． V) ［M］．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1959．

［11］卡里，哈阿霍夫．希腊罗马世界的生活与思想［M］．郭子林，曹彩霞，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12］撒路斯提乌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

［13］林国华，王 恒．古代世界的自由与和平［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14］塔西佗．编年史［M］．王以铸，崔妙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5］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M］．席代岳，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6］Scullard． Festivals and Ceremonies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M］．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17］科瓦略夫．古代罗马史［M］．王以铸，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18］杨共乐．罗马共和国时期( 下)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9］Catherine EdWards． The Politics of Immorality in Ancient Ｒom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3．

［20］基 弗．古罗马风化史［M］．姜瑞璋，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1］弗兰克．罗马帝国主义［M］．宫秀华，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22］ Swords Against the Senate． The Ｒise of the Ｒoman Army and the Fall of the Ｒepublic［M］． Cambrigde: Da Capo

Press，2002．

［23］Brunt． The Fall of the Ｒoman Ｒepublic and Ｒelated Essays［M］． New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4］Fik Meijer． Onno van Nijf． Trade，Trade Transport and Society in the Ancient World － A Sourcebook［M］． London: Ｒout-

ledge，1992．

［25］林中泽．罗马全盛时期的道德危机［J］．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8( 2) ．

［26］马基雅维里．论李维［M］．冯克利，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7］汉密尔顿．罗马精神［M］．王 昆，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 责任校对 谢宜辰)

511


